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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传统的现代甘泉
———评田军《新诗经时代》

◇晨之风

在中国当代诗歌的星空中， 地域写作始终闪烁着
独特的光芒。 田军的诗集《新诗经时代》以其深厚的乡
土情结和现代诗意表达， 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融汇传统
与现代、个人与家国的文学图景。 这部诗集不仅是诗人
个体情感的抒发， 更是新时代背景下地域文化书写的
重要样本， 折射出当代中国诗人对文化根脉的追寻与
重构。

《新诗经时代》 的书名本身即具有深远的象征意
义。 《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代表着诗歌与土地、
人民最本真的连接；而“新”字则暗示诗人试图在传统
基础上进行现代转换的雄心。 田军将自己的创作置于
这一宏大的诗歌谱系中，既表达了对传统的敬畏，也彰
显了创新求变的现代意识。 需要说明的是，《诗经》收录
了陈地的诗歌《陈风》十首，这是今天的淮阳乃至周口
地域文化引以为傲的事情。 这种定位使得田军的诗集
超越简单的地域风情描写， 升华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
自觉建构。

翻开诗集，四辑结构的安排匠心独运，形成了由外
而内、由宏大到细微的情感脉络。

第一辑“颍河风光颂”如同恢宏的序曲，将周口地
区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交融呈现。 《在沙颍河畔》这
首诗继承了中国诗歌“江河咏叹”的传统（如《诗经》中

的河川意象），又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核。 沙颍河不再
是单纯的审美对象或乡愁载体，而是变革、力量与自由
的象征。 诗人通过“河畔”这一时空交汇点，既捕捉了自
然之美的永恒性 ， 又彰显出人在新时代的自我觉
醒———这是一首属于现代人的、充满行动力的田园诗。
在《周口，我的文学之乡》等诗作中，诗人以土地之子的
虔诚，歌唱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 这种歌唱不是简单
的赞颂，而是带着历史纵深感的凝视。

第二辑“新诗经时代”作为诗集的核心，集中体现
了田军的诗歌理念与实践。 诗人以淮阳为地理坐标，将
龙湖、荷花、陈州故城等意象纳入诗歌版图，构建了一
个既真实又有想象的诗意空间。 《淮阳，新诗经时代》一
诗可视为宣言式的作品，“这是中原的一颗明珠/日夜
映照着四方来客/清澈的湖水荡漾着人生四季/传唱着
千万年的古老传说”，这首诗的深刻性在于，它超越了
地域赞美诗的范畴，成为一场文化身份的当代仪式：湖
水既是地理实体，也是时间容器；传说既是历史，更是
被重新激活的现代精神。 它证明真正的“新诗经”精神，
并非复刻古诗雅句，而是像《诗经》采集民风那样，捕捉
时代脉搏中永恒的人文心跳。 在这里，诗人明确表达了
连接《诗经·陈风》传统与当下书写的意图，实现了一种
文化的接续与再生。 组诗《问荷》《冬荷》《等你，在荷花
苑》等通过对荷花的多维描写，既延续了中国诗歌的咏
物传统，又注入了现代人的情感与哲思。

第三辑“温暖的乡村”将视角从城镇转向更广阔的
乡村图景。 田军笔下的乡村不再是怀旧式的田园牧歌，
而是带着生活质感与温度的存在。 《温暖的乡村》组诗
中，以小标题《父亲的春天》《住在乡村的父母》《乡音》
《温暖的乡村》《故乡很好》排列开来，组成一列列诗意
的行板。 “父亲在小院的躺椅上看春天/母亲在青青的
小菜园里忙春天” 这样的意象， 既保持了诗歌的抒情
性，又避免了过度美化，体现出诗人对乡村本质的深刻
把握。 《故乡的秋天》《秋日回故乡》等作品在季节变换
中投射人生况味，延续了中国古典诗歌“悲秋”传统的
同时，又赋予了新的情感内涵。 尤其是《故乡的秋天》，
这首诗超越了一般悲秋传统，以丰饶、温暖、喜悦为基
调， 展现了中国乡村秋日的本质———不仅是自然季节

的轮回，更是人与土地情感纽带的集中体现。 诗中“灶
膛里的火”既是实物，亦是象征：它燃烧着农耕文明代
代相传的生命力， 照亮了工业化时代中逐渐模糊的乡
土记忆。 田军以诗为镜，让故乡的秋天成为每个人精神
原乡的永恒定格。

第四辑“零碎的言语”收录了更为短小精悍的哲思
之作，展现了诗人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知。 从《最低的
尘埃》到《有风的夜晚》，田军将时代特有的体验与个人
冥想相结合，显示诗歌对现实生活的容纳能力。 《盛开
的期盼》 是一首充满历史厚重感与民族正义呼唤的现

代诗。 诗人通过游览太昊伏羲陵岳飞庙的所见所感，将
个人情感与集体记忆交织， 以极具张力的语言表达对
英雄的敬仰、对奸佞的愤慨，以及对正义与公理的深切
期盼。 末节“热切地呼唤正义盛开的期盼”点明题旨，将
个人抒情上升为时代共鸣。 这些“零碎”并非散乱无章，
而是如同拼图般共同构建了诗人完整的精神世界。

田军的诗歌语言质朴与精致并存。 他善于运用简
洁的词语营造深远的意境，如《小村的月光》中“小村月
光，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有时拉过一片云 ，害羞的样
子/有时跳到树梢上，光彩照人”这般干净而富有张力
的表达。 其诗歌节奏舒缓自如，如河颍河水自然流淌，
形成了一种吟诵性。 这种语言风格既接续中国古典诗
歌的凝练传统，又融入现代汉语的流畅特性。

在意象运用上，田军展现了深厚的艺术功力。 太昊
伏羲陵、龙湖、荷花、蒲苇、月光、乡村、河流等意象在诗
歌中反复出现， 但每次都有新的演绎角度。 特别是对
“荷”的多样化表现，从夏荷到冬荷，从外在形态到内在
精神，诗人完成了一个传统意象的现代转化。 这些意象
不仅具有地域特色， 更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符
号。

《新诗经时代》的文化意义值得特别关注。 在全球
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当下， 地域文化面临着被同质
化的危机。 田军的诗歌创作可视为一种文化抵抗与重
建的努力———他坚定地扎根于周口地区的地方性知

识，通过对地方历史、地理、民俗的诗意转换，保全了文
化的多样性。 这种写作不是封闭的，而是以开放的心态
将地方性与普遍性相连接，如《拜谢祖国》中所体现的
那样，将个人乡土情感升华为家国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 田军的诗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保
持了现代性品格。 他笔下的乡土不是复古的乌托邦，而
是包含了现代人的生活体验与情感结构。 《周口港，我
的秋水长天》这样的诗题本身就极具时代特征，诗人将
现代体验纳入诗歌视野， 显示了诗歌对现实的回应能
力。 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正是《新诗经时代》的核心
内涵———不是简单模仿《诗经》，而是继承其精神本质，
表现当代人的生活与情感。

《新诗经时代》通过四辑作品的有机组合，构建了
一个完整而丰富的诗歌世界。 从沙颍风光到陈地新景，
从温暖乡村到零碎哲思， 田军完成了对一方水土的诗
意重塑。

田军的诗歌实践告诉我们，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
代， 深挖一口井比漫游整个海洋或许更能找到清澈的
水源。 《新诗经时代》正是这样一口深井，从中涌出的是
混合着泥土气息与现代意识的甘泉， 滋润着那些在浮
躁时代渴望安顿心灵的人们。 这或许就是诗歌在当代
最重要的意义———不是逃避现实， 而是以一种更深刻
的方式理解和拥抱现实，最终实现诗意地栖居。

《新诗经时代》
田军 著

墨香里的远行
◇陈冲

小时候， 我以为旅行非得背起行囊、 踏上列车才
算，后来才明白，最辽阔的旅程，常始于翻开一页书的
刹那。 不用车票，不问归期，只要一盏灯、一本书，便可
穿越千山万水，抵达远方。

喜欢在晨光微透时捧起一本诗集， 让唐风宋韵拂
过眉梢，让我的精神疆域日益丰饶。 那些平仄起伏的句
子，不只是文字，更是古人用生命酿出的酒。 李白举杯
邀月， 苏轼夜游赤壁， 李清照独倚西楼……他们的悲
欢、豪情与孤寂，透过泛黄纸页依然滚烫。

那些经过千百年时光淘洗流传下来的诗词曲赋，
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载着中华
文明的精魂，流进每一个倾听者的心房。 读一首《将进

酒》，便与盛唐共醉；吟一阕《水调歌头》，就同东坡共赏
明月。 这样的远行，何须舟车劳顿？

世界之大 ，文化之繁 ，若只靠双脚丈量 ，终其一
生也不过窥其一隅 ，而书籍 ，却能让我在斗室之中 ，
站在长安的城墙上、巴黎的塞纳河畔 、撒哈拉的星空
之下。

阅读，能在人迷茫时，为其点亮一盏灯。 记得有段
日子心绪低落，重读《平凡的世界》，孙少平在矿井下读
书的画面， 竟让我泪流满面。 原来真正的自由不在远
方，在于内心对光明的执着。 书中的光，照见的不只是
他人的人生，更是自己未来可能成为的模样。 于是，我
渐渐学会在喧嚣中守住一方宁静， 在困顿时仍相信远

方有光。
有人说，如今信息爆炸，短视频三分钟讲完一本名

著，何必苦读？ 可我明白，速食的“知道”永远替代不了
沉浸的“懂得”。 唯有亲手翻过那些书页，让指尖沾上墨
香，让思绪在字句间徘徊、停驻，才能真正与作者进行
思想上的对话，完成一场精神的共振。 这种过程或许缓
慢，却无比真实。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每日有书为伴，便不惧
长路漫漫。 阅读让我相信，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经历，
更在于理解与超越。 未来，我愿继续以书为舟、以梦为
帆，在无垠的文字海洋里航行，那里有光、有风，有无数
未曾谋面却早已相知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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